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
’

朱毓朝

、

引 言

尽管全球化的潮流开始主导当代 国际关系
,

但必须承认的是
,

现今国际体

系仍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成员单位
。

对任何主权国家来说
,

国家内部的地区
、

族

群可能提出的分离主义要求是非常严重的挑战
。

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

来
,

苏联
、

南斯拉夫
、

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解体
,

分裂为二十几个新独立的为国际

体系所接受的民族国家
,

这预示着在冷战后 国际关系中分离主义的挑战可能更

为严峻
。

冷战后分离主义有所抬头
,

至少有两个原 因
。

一是 比较特定的原因
,

本文主要讨论
“

分离
”

(*
c
es sl on )问题

,

特别参考
一

r 剑桥大学著名 国际法专家詹姆斯
·

克洛福德

(Ja m e s C
r a * fo rd ) 一9 9 7 年应加拿大司法部要求 而提交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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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的背景是
,

19 95 年魁北 克独立公决 失败 后
,

加拿大的 国家 统一从长期来看仍 面临潜在 的危

机
。

为此
,

加拿大 自由党政府一方面请求加拿大最高法 院做出有关魁北克分离的司法解 释
,

并在议会通

过立法规定 了处理可能发生 的分离要求 的程序
,

从 而在法律上限制将来魁北克分离主义者可能的任意

行为 ;同时邀请著名国际法专家对分离问题做出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上 的权威解释
,

以便在 可能出现危机

的情况下恰 当地处理国际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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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

主要体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
,

即在冷战突然结束的情况下
,

前共产主义多民族

国家中的各民族共和国对 自己共同体 的认同
、

民族传统的追寻和再发现
,

各种

政治力量重组引发的权力重新分配的要求
,

以及新出现的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引

导和鼓动
,

造成了分离和独立行为的出现
。

苏联和东欧发生 的分离 主义行动
,

也在事实上证明了科呐 (W al k Con no r )对传统马列主义民族政策所做的分析论

断
。

¹ 第二个原因则更具普遍性
,

即西方国家中不断发展的后现代国家观念对

传统 国家主权观的反思和批判
。

在后现代 国家概念的框架 内
,

西方理论界一方

面强调多维的主权观 º ; 另一方面则强调
,

全球化特别是欧盟一体化 的经验证

明
,

更高层次的民主
、

人权的道德观念可以超越传统的神圣主权观
。

因此
,

在新

主权观的讨论中
,

学术界对分离主义有更复杂的理论表述
,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

加了对分离主义的理解与同情
。

以上两个因素给人们的提示是
,

必须认真对待

分离主义的挑战
。

分离主义最主要的表现是民族分离主义
。

» 这是因为
,

当今世界上绝大多

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

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是普遍存在的
。

¼ 对任何一个多民

族国家来说
,

在民族问题上最棘手 的挑战正是 民族 分离主义
。

而且
,

分离主义

¹ 在西方学术界
,

一般公认的对马克思列 宁主义 民族政策最有影响 的分析与批评是 W al k er C佣
-

n or ,

跳
,

加
多动 n a l 口

U “￡访 n i n Ma rx 妇r一Le n in 妇t Th
e o叮 a n d S tra 忿祀目 ( Pri n e e 沁 n : P ri n e e to n U n iv e rs ir y Pre s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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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
,

他的中心论点是
,

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中关于共产 主义的理论和 实践 可 以超越 民族主

义并能完全解决民族问题的看法在理论上是有问题的
,

在实践上也 不太成功
。

有关科纳对 当代民族主

义研究的贡献
,

参见 相关 的纪念 文集 n a n ie le e o n e rs s , e d
. ,

及hno n a
南

n a l。二 in rh e co n名e

呷
o ra 叮 肠而

( N e w Y o r k : R o u tled 邵 , 20 0 2 ) 。

º 有关冷战后对国家主权观的讨论
,

主要 参见 S te p hen D
.

K ra sn er
,

so , re 心n ty : 。rg an 二d H” o c ha y

( Pri n o e U n iv e rs ity Pre s s , 19 9 9 ) ; St e p h e n D
.

K ra s n e r , e d
. , P ro ble m a tie s o o e、 ig n ￡y ( N e w Y o rk : C o lu m b ia U -

n iv e rs ity P re ss
,

200 1) 。

比如
,

克拉斯纳 ( s te p he n n
.

K ra s n e r )认为 主权 至少有三个相关 的 内容 和表现方

式
,

因此主权观必须是多维的
:
国内主权 ( d om es tic sD ~ i邵ty )

、

国际法 主权 ( int e m at jon 日 le 脚
sov e re ign

-

ty ) 和传统 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 ( W e s tp h a lia n s o v e re ig n ty ) 。

» 有些分离 主义运动很难划人民族分离主义 的范畴
。

比如
,

历史上北美 13 个殖 民地要 求从英国

获得独立
、

美国内战时南方 的分离诉求以及今 天的
“

台独
”

运动
。

但 是
,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分离主义是

民族分离主义
。

当然
,

有 的理论认为
,

任何分离要求都是建立在某种共同体认同的基础之上 的
,

因而其

表现形式与民族分离主义相同
。

这个问题对本文的分析和结论没有决定性影 响
,

所 以在此不作深人讨

论
。

¼ 一般认为
,

当今 国际体系中
,

真正的单一 民族 国家不超过 10 个
,

如 日本
、

韩国/ 朝鲜
、

冰岛
、

葡萄

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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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科学

的存在一般并不以国家历史传统
、

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为转移
。

自由

民主政权
、

独裁或威权主义政权
、

西方发达国家
、

东方发展 中国家都有可能面临

分离主义的挑战
。

从英 国
、

加拿大
、

西班牙到土耳其
、

印度尼西亚
、

俄罗斯
、

中

国
,

分离主义挑战当事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例子比比皆是
。

具体来说
,

分离主义的严重性在于
:

第 一
,

至少从表面上看
,

它是建立在国

际人权公约承认的自决权特别是民族 自决权的基础上 的
,

因而有其 道德正义

性 ;第二
,

分离主义直接挑战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
,

而国家主权与领土完

整原则至今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 第

一

三
,

分离主义导致的冲突有可能引起

外部干涉 (特别是人道主义干涉 )
,

其造成国家间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不可低估
。

因此
,

正确认识分离主义特别是民族分离主义并恰当地加以应对至关重要
。

当前西方有关分离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两点
,

一是将分离主义作为一种

权利的分析
,

二是将分离主义作为法律概念和政治现实的分析
。

前者主要与 自

决权和民主理论相连
,

后者主要与国际法
、

国际政治 分析相连
。

把分离主义 作

为权利的讨论
,

有几个主要理论 ¹ :
一是选择理论

,

这种理论支持绝对的住 民自

决的观点
,

即只要多数住民用民主方式选择分离
,

该地区的分离就是正义的
,

国

家对该地区少数族群是否有不公正行为并不重要
; 二是关于正义原因的理论

,

就是说必须存在国家对少数族群 的不公正行为
,

该少数族群的分离要求才有道

德正义性 ;三是民族 自决权理论
,

就是说一个 民族一旦具备 了主观和客观特征
,

其民族自决权利就应当包括分离权
; º 最后

,

就是有关分离主义与民主理论关

系的讨论
。

有人认为民主理论与分离主义本质上不矛盾
,

因为民主理论就是建

立在个体 自决权基础上的 ;但也有人强调以参与权为中心的民主理论
,

认为民

主理论不支持分离主义
,

因为民主参与权是对民主共 同体 (包括人和领土 ) 的

整体认同和承诺
,

所以不应该包括少数族群携带领土的退出权利 ( 而且这种权

¹ 最近有关 民族自决权和分 离主义的讨论
,

可见 M a限
a

ret M oo 、
,

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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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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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中第 4一8 页介绍了以 上主要观点
。

º 三种理论 的代表人物分别是丹尼尔
·

菲尔波特 ( D an 淤 Ph ilpo tt)
、

韦恩
·

诺曼 ( W 盯 n e N o rtn an )
、

凯
·

尼尔森 ( K a i N ie ls e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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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中也

有观点认为
,

分离权应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宪法权利
,

因而是可以单方面实行的
。

但在有关分离 主义的

讨论中
,

持这种 观点的学 者
,

如奥地 利 自由意志 主义 学派
,

是绝 对少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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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

利实行起来非常有争议 )
。

¹ 不过
,

以上这些讨论相对来说都比较抽象
,

缺乏实

证分析
,

特别是前两种理论 的局 限性非 常明显
,

其观点常与国际政治 的现实相

悖
,

所以实际影响有限
。

对分离主义更有针对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律和政治

现实的分析上
,

特别包括有关 国际政治行为和国际惯例的讨论
。

其中
,

比较具

体的有从地缘政治角度分析周边国家对一 国之内或一个地 区之内分离主义的

态度
,

以及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
。

比如
,

有关 巴尔干化和民族统一主义问题的

讨论
。

而从国际法角度对分离主义的讨论则集中在国际法
、

国际条约中如何认

定分离主义 ;国际惯例和国际政治的讨论更注重 国家间相关行为的实证分析
,

两者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
。

原因主要在于国际关系 的实际经验并不是由于谁

的论点更有法律根据
、

道德正义和逻辑力量
,

谁就可以胜诉
,

国际政治的现实常

常是惯例作用和实力关系互动的结果
。

因此
,

讨论分离主义最有效的途径应该

是把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现实结合起来加以分析
。

本文主要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来讨论分离主义
,

将在介

绍主要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对分离主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

需要声明的是
,

本

文分析的重点是民族分离主义º
,

但从国际政治现实的角度看
,

对分离 主义 的

讨论是可以涵盖民族分离主义的
,

因为任何分离要求的最终实现是对当事国主

权的分解
、

领土的重新划分甚至是 国家解体
,

这与民族主义推动的结果都是一

样的
。

本文借用在国际 民族问题研究上 的一个基本观点
:
民族问题 在现今 国

际
、

国内政治的条件下是不可能得到完全解决 的
,

只可能对其 进行管理
。

» 同

样
,

分离主义在现今条件下也不可能完全解决
,

只能对其做出最符合社会整体

利益
、

道德正义原则
、

法律依据和国际政治现实情况的处理
。

笔者认为
,

国际

法
、

国际政治中相关的基本原则提供 了处理民族分离主义的国际惯例和行为准

则
。

理解和应对分离主义首先要以这些惯例和行为准则为基础
。

本文将首先讨论分离主义的定义
、

条件和有关其道德正义性的争议
,

包括

¹ 相关讨论参见 Le a Bri lm 叮 e r , “ s e e e s s io n a n d S e lf- D e te

rm in a tio 。 : A T e
币to ri a l In te

印
re t a tio n

, ”

Ya le

Jo
u r n a l of ln te r n a ti o n a l La、

,

N o
.

16
,

19 9 1 , p p 17 7一20 2。

º 有关分离主义的讨论中
,

最有影响 的是罗尔斯主义者艾伦
·

布坎南 ( Al le n E
.

Buc ha n an )
,

他对

分离主义持保留甚至 批评 的态 度
。

参见 A lle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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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 T e d R o b e rt e u rr , p e叩l。 。e 。。 s君a tes : M in o r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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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决权与分离主义的关系 ;其次要探讨的是
,

在分离主义和自决权问题上
,

相关

的国际法原则是什么 ;然后分析国际政治中
,

有关分离问题的历史经验和国际

惯例 以及实现分离的现实可能性 ;最后简单总结有关分离主义的讨论
,

并且指

出本文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二
、

分离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
:
定义

、

条件和争议

什么是分离主义 ? 分离主义的 目标是从现存的主权国家 中分离出一部分

领土建立 自己独立的国家
。

分离主义的核心推动力一般是来 自该 国内的某少

数族群
,

并且该族群有自己的集体认同和 自己宣称的国土
。

但分离主义是单方

面的行为
,

其分离要求一般不为当事国政府所接受
。

所以
,

分离主义既不是经

和平协商与谈判的程序从而达成协议转移主权或成立独立国家的行为
,

也不是

非殖民化的民族独立行为
。

前者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
,

后者如绝大多数亚

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
,

这两类严格来讲都不是分离主义
。

¹ 可见
,

分离主

义有其特定含义
,

一般是指国内少数族群针对其所在的主权国家提出的单方面

要求分离的行为
,

其正式表现方式一般是单方面宣布独立 (包括在其主导地区

的全民公决后 宣布独立或主张分离主义 的政治力量经过选举执政并 宣布独

立 )
,

其分离成功的标志一般是新政权为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正式承认并成为

联合国正式成员
。

需要指出的是
,

尽管分离主义的要求是广泛存在的
,

但真正

取得最后成功的例子少之又少
。

在可能产生分离主义的条件 中
,

少数 民族要求分离的可能性最大
,

绝大多

数分离主义实际上就是民族分离主义
。

º 当然
,

少数民族本身是有其多样性

的
,

并非所有少数民族都有分离主义的倾向或可能
。

根据哈夫 ( B ar bar a H a rf )

和格尔 ( T ed R ob e rt G u rr ) 的划分
,

现代国家中可能造成 国内政治和社会关系分

歧和冲突的少数民族团体有四类
:
一是最为常见的种族民族主义族者

,

二是原

¹ 对非殖民化情况下的 民族自决 和分离主 义
,

联合国文件有 很清楚 的区别
。

可参见 c ra w fo rd
,

“ S ta te Pra e tie e a n d I n te rn a tio n a l La w in R e la tio n to U n ila te ra l Se e e s s io n , ” 19 9 7 。

º 特别要指出的是
,

一般情况下在多 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是弱势 民族
,

常常受到政治
、

经济
、

文化

上的歧视
,

但有的情况下少数 民族也可能居 于统 治性 的主 导地位
,

如取 消种族隔 离制度之前 的南非 白

人



国际法和国际政治中的分离主义

住 民
,

三是种族阶级
,

四是族群竞争团体
。

¹ 前两者一般有
“

想像共 同体
”

的集

体认同
、

文化传统和曾经独立或 自治的历史
,

同时也有与共 同体历史命运 紧密

相连的聚集居住的住 民领土
,

但现在还不是独立的政治体
。

比如
,

巴勒斯坦人
、

库尔德人
、

车臣人和美洲的印地安人 (原住民 )
。

因此
,

他们要求分离或独立 的

愿望常常被归于民族 自决的范畴
,

具备一定的道德正义性
。

而第三种主要是在

社会经济分层 中处于下层 的少数民族
,

比如
,

美 国黑人或是在德国的土耳其人
。

最后一种所谓 的族群竞争团体
,

是在经济地位上虽不处于下层
,

但可能在社会

政治地位上受歧视的少数民族
。

比如
,

在东南亚诸国中的华人或二战前许多欧

洲国家中的犹太人
。

后两种族群一般散居于一国
,

其 国内并没有可称为居住聚

集地的住民领土
。

虽然他们常常面对主流社会或统治民族的歧视
,

但 由此引起

的社会冲突一般没有分离主义的因素
。

分离主义主要来 自前两种族群
。

由此

可见
,

分离主义发生的前提条件是领土
、

人口 和历史文化认同的统一
。

同时
,

由

于分离主义挑战的是现存的主权国家
,

当事国政府一般都强烈反对分离主义分

解国家的要求并且视分离要求为非法行为
,

分离主义几乎不可避免地在当事国

导致多种形式的社会冲突
。

产生分离主义的原因非常复杂
。

一般来说
,

民族分离主义的产生有以下几

个可能的起因
: ( 1) 少数 民族在所在国家 内感觉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种

族歧视
,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有种族灭绝的遭遇 ; ( 2) 对统治 民族 以 国家主

体建设为由推行的同化政策有强烈的抵触
,

或者对保持本 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共

同体认同的前景忧虑重重 ; ( 3) 境外 因素
,

比如邻 国中生活着相 同的民族因而

追求共同的民族统一
,

或是得到其他 国家 出于特别 政治 目的 的鼓动与支持 ;

(
、

4) 少数民族群众受到特具民族使命感或政治野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 的引导

和煽动
。

所以
,

引发民族分离主义 的原因是多元的
,

想完全避免其发生几乎是

不可能的
。

从表面上看
,

民族分离主义要求具备道德因素
,

因为从 民族平等
、

民族 自决

的角度讲
,

任何 民族不论大小都应该有建立 自己独立国家 的权利
。 194 8 年《联

合 国人权宣言》的发表和随之而来的非殖民化的浪潮
,

使 民族 自决权成为普 世

¹ 参见 Ba 出ara H a rf a n d Te d R o b e rt G o rr ,

百动n ie CO确
ct in
肠rld PD Ii t

。
,

Z n d e d
.

( B o u ld e r , C o lo -

服d o :
W e s tv ie w Pre s s , 200 4 )

,

PP
.

19一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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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的核心部分并在国际关系中得到广泛接受
。

简单地说
,

民族 自决权就是每

一个民族都有 自主决定 自己命运 的权利
,

包括成为一个独立 国家的权利
。
于 但

是
,

承认民族 自决权并不意味着每一个 民族都应该而且也可 以成为独立 的国

家
。

º 从政治现实的角度说
,

民族 自决权在成立 自己独立 的民族 国家的意义上

说不可能是绝对的
。

当今世界上 只有二百多个主权国家
,

但却有至少五千个不

同的民族存在
,

人们绝不可能看到国际体系中出现五千个主权国家
。

实际上
,

民族 自决问题的绝对化会产生一个严重的正义悖论
。

那就是
,

绝对的民族 自决

和民族分离主义所代表的是一种极端的排他主义
,

这违背了民族 自决所依据的

人道主义和道德正义的根本原则
。

换句话说
,

如果每个民族都必须成为一个独

立国家
,

那么
,

这种认知本身就表达了一个极端的看法
: 不同的民族不可能和睦

互利地生活在一起
。

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事实
,

也背离了人道主义的

基本原则
。 »

其实
,

在联合国推动非殖民化时期
,

国际体系中一个民族成为独立国家的

先决条件已经形成
,

其中包括三个基本条件
。

第一
,

该民族曾有过在其宣称的

领土上实行 自治统治的历史事实 ;第二
,

该 民族具备 自己独特的人文特征和集

体认同 ;第三
,

该民族有明确的实现独立的集体愿望和获取独立并建立 自治政

府的条件和能力
。

¼ 符合这三个条件就 可 以成为独立 民族国家的候选 民族
。

但在当今国际现实政治中
,

即便符合以上所有条件的民族也不一定都能成为独

立的国家
。

这主要是因为
,

历史变迁特别是人文形态的演变和民族迁徙与民族

融合的发生
,

在世界上造成了很 多民族杂居 的复杂情况
。

在这种情况下
,

民族

分离主义常常直接引起两个争议
:
从道义的角度讲

,

一个 民族分离要求的实现
,

¹ 参见 W a !k e : C o n n o r , “ N a t io n a li、m a n d Po工itie a l Ille g iti m a c y
, ” 川 D a o i e le Co n e rs i

, e d
,

,

E rh n o n a
-

ri o n a l“m i n zh o Co n t e n 耳湘〕ra
叮 印o rl d ( N e w Y o r k : R ‘) , , t le d g e 20 0 2 )

,

p 26
.

º 值得指出的是
,

很多时候对 民族分离主义要 求的批评都强调在 多民族国家共 同体中少数民 族

能够享有社会经济利益
。

问题在于分离主义的道德正 义性是建立在少数 族群 自决权观念 上的
,

任何物

质上或非物质上的利益并不能代表少数族群因此就失去 了自决 的权利
,

所 以此类批评对 民族 分离主义

来说缺乏说服力
。

参见 W a zk e r c o n n o r , “ N a t io n a lis m a n d p o liri e a
曰lle g itlm a o y

, ” p
·

26 。

» 其实
,

民族概念本身的定义是否包括共同体的神话 ( m yt h) 是很难证明的
,

因此 很容易产生歧义

或误导
。

所以
,

用 民族来划分人群之不同从根本 上讲就是很有问题的

于 参见 Ka re n p a r k e r . “ U n d e rs ta n d in g Se lf
一

D e te

rtn 川 a tio n : T h e B a 、10 5 , ” p re s e n ta tio n to fi rs 牛 、n to rn a -

tio n a l e o n fe re n e e o n the ri g h t *0 s e lf
一

d e te r m in a t io n ,

G e n e v a : U n ire d N a tio n s
,

20{) 0
,

h rtp : / / w w w
‘

ta m i ln a tio n

o
嗯 / s e lfd e re rm in a ti o n

八
n d e x ht n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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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剥夺居住在同一领土内其他民族 的同样要求
,

从而造成道义上 的困境
。

与此相关联
,

从现实可能性 的角度讲
,

民族杂居的情况一方面使得任何一个单

独民族的分离要求难 以实现
,

同时在可能发生的分离过程 中又容易导致种族清

洗的恶果 ¹
,

从而造成一个现实难题
。

所以
,

联合国的态度是
,

民族 自决权作为

基本人权 的实现
,

主要适用于非殖 民化过程 中的民族 国家独立运动
,

而并非针

对已经建立的多民族 国家内的民族分离运动
。

联合国在其文件和决议 中特别

区分了民族 自决与分离主义之不同
,

并且在原则上明确反对分离主义
,

因为分

离主义将严重冲击现存的建立在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国际政治秩序
。

三
、

分离与自决问题在国际法中的解释

首先
,

要说明为什么本文对分离主义的讨论集中在国际法领域
。

这主要是

因为
,

在国内法领域
,

分离的要求一般都被认为是非法的
。

这很容易理解
,

国内

法的主要 目的是
,

在法律上定义国家的性质和政府的权限并规定如何保证政府

功能的实现
,

而不可能是如何分解国家
。

根据加拿大法学家蒙纳罕 ( Pat ri ck J.

M o n a ha n )和布兰特 ( M i e h a e l J
.

B叮a n r ) 的研究
,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根

本不承认任何族群
、

团体
、

地区拥有要求分离的权利
。

º 在他们研究的 89 个国

家的宪法中
,

只有 7 国宪法有与分离相关 的条款
,

而有 22 个国家的宪法 ( 包括

澳大利亚
、

圭亚那
、

罗马尼亚
、

保加利亚
、

蒙古
、

巴拿马等国 )特别明文强调国家

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可分割
,

其中科特迪瓦和喀麦隆的宪法甚至禁止任何将来涉

及领土变动的修宪
。

在宪法中规定 了分离权利或涉及可能的分离程序的 7 国

宪法中
,

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宪法有分离 的条款而且分离已经实现
。

而在奥

地利
、

法国
、

新加坡
、

埃塞俄 比亚和加勒比岛国圣西斯中
,

只有埃塞俄 比亚和圣

西斯宪法 中规定了可以通过一定的程序分离
,

其他宪法只是有相应的有关承认

¹ 典型例子是原南斯拉夫的波黑冲突
。

有关理论讨论参 见 Mi ch ae l B o w n 以
.

al
,

N at ion al is m an d

E rh n ic Co
胡i e r ( C a m b ri d g e M A : T he M rr Pre s s

,

20 0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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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和国界变动 的条款或地方分权 的条款
。

¹ 当然
,

欧盟宪法 中有分离的条

款
,

但欧盟不是主权国家
。

英国有关北爱尔兰前途的 19 9 8 年耶稣受难 日协议
,

原则上认可了北爱尔兰在全民公决基础上实现分离的可能性
。 º 另外

, 19 95 年

之后
,

加拿大联邦政府对有关魁北克分离问题政策和法律程序 的一系列调整
,

实际上承认了魁北克在法律上实现分离的可能
。

从国际法角度看
,

在民族 自决与分离主义相关问题上
,

联合国有两个非常

重要的决议
: 19 6 0 年的 15 14 号决议和 19 7 0 年的 2 6 25 号决议

,

或简称为《非殖

民化决议》和《友好国际关系决议》
。

瑟 除了重申非殖民化的国际宣言原则上只

适用于仍在托管的前殖民地和没有形成住民自治政府的领土外
,

这两个文件都

强调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才可 以支持 民族 自决 : 殖民主义统治
、

外国占领和强加

的政治统治以及种族主义政权
。

这两个文件还 申明
,

支持民族 自决并不表示鼓

励现存主权国家内部少数民族分离独立的要求
。

像绝大部分国际法文件一样
,

这两个重要决议在强调民族 自决
、

反对殖民主义
、

支持民族独立 的原则前提下
,

均特别包括了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保护条款‘刃 比如
,

在《非殖民化决议》的七项

条款中
,

前五项条款确认了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上形成的基本原则
,

包括 民

族 自决权
,

而后两项条款特别强调了任何在整体或部分上破坏国家统一和领土

完整的行为都违背了《联合国宪章》 在《友好国际关系决议》中则强调
,

不能

把有关主权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理解为相关国际条约许可或鼓励任何整体

或部分破坏现存主权独立国家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行为 ; 当然
,

决议也 申

明这些主权独立的国家应代表国内的全体民众
,

而且不能实行对不同族群 的歧

¹ 需要指出的是
,

法 国宪法中有 关分离问题 的条款 其实主要是针对其海外领地的
。

º 有关英国北爱尔兰问题在国内法上的最新 发展 ( 尤其是 复活节协议 )
,

可参见 Jon at han To ng e ,

“ Po liti e s in N o rt h e rn Ir e la n d
, ” in Pa td e k D u n le a v y e t

.

a l
,

D o e l叩m e n t : : n B r :￡‘sh P o l‘t‘e ‘ ( N e w Y o rk : Pa l
-

脚
v e , 20() 3 )

, Pp
.

18 1一20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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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Pe 〔甲 le s , ” U N G e n e ra l A s -

se m b ly R e so lu tio n 15 14 ( X V )
,

14 D e e e m b e r 19 6 0
,

h ttp : / / w w w
.

o ho h r o rg / e n g li、 h/ la w / 】n d e p e n d e n e e
.

h 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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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 c to be r 19 7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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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 u
.

e d u / la w / e o n la w h k / e o n la w / o t一tlin e / O u tlin
麟 / 2 6 25

.

h tm
.

¼ 要注意的是
,

此类保护 / 保 留条款 ( , a fe g ua 记/ re s e o ati on d au se )在 当今国际条约 的法律文件 中几

乎是必不可少 的
,

其原因大概 与国际法的缺少强制性
、

可执行性和其功能主要取决于签约国承诺与合作

的特点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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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政策
。

我们可以看到
,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 以来
,

联合国有相当一部分决议特别

限制对国家主权和内部事务 的任何 干涉和侵犯行为
。

现在非殖 民化 已经基本

完成
,

几乎所有曾由联合国托管的前殖 民地和没有实现 自治的领土大都 已经实

现了独立 自治
。

¹ 而且
,

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建国过程绝大部分是在共识
、

谈判
、

签订条约的基础上实现的
,

很少是通过暴力手段赢得独立的
。

由于非殖民化任

务的基本完成
,

民族 自决 的重点现在更多的是指 向现存 主权 国家 中的少 数族

群
,

包括少数民族和原住民
。 19 9 2 年联合国特别通过了《保护 民族

、

宗教
、

语言

少数族群的宣言》
。

º 19 93 年 的《日内瓦人权宣言》对非殖 民化 目标完成后 的

自决权问题做了一定的调整和重新定义
。

一方面强调在现存 主权国家内民族

自决更多的是指少数 民族区域 自治
、

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

义和种族歧视 ;另一方面强调普世的人权原则
,

在 国家行为方面强调
“

主权即

责任
”

的人权保护原则
,

因此削弱 了外部干涉主权 国家行为的限制
,

引入 了国

际人道主义干涉 的概念
,

为分离主义问题注人了新的因素
。

进一步看
,

在 国际法框架内
,

即便是根据民族 自决或是住民自决的原则
,

对

一个少数族群来说
,

分离权利都不是简单 的单方面基本权利
,

而应该是一种共

识权利
,

就是应该在有关各方的共识下才能实现的权利
。

» 而分离在共识的条

件下基本上是没有争议 的
。

但如果一定认为 自决权是单方面的权利从而分离

是单方面可以完成的行为
,

不需考虑其他当事人特别是 当事主权国政府 的意

见
,

那就肯定会产生争议并导致 冲突
。

换句话说
,

关键问题是在法律概念中有

¹ 应该注意的是
,

也有一些前殖 民地领土没有 选择正式独立 而是与前宗主 国或关 联国保持某种

联邦关系
。

这些国家拥有相对独立 的法律地位
,

但没有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国
,

属 于
“

自决基础上 分离

但不独立
” ,

比如波多黎各 (美 )
、

西印度群岛 (英 )
、

库克群岛 ( 新西 兰 ) 。

另外
,

还有一类前殖 民地领土在

自决的基础上并人宗主国或关联国
,

如格陵兰岛 (丹 麦 )
、

吉零岛 ( 澳大利亚 )
、

北喀麦隆 (尼 日利 亚 )
、

纽

芬兰 (加拿大 ) 等
,

这属 于
“

自决基础上的统一
” 。

这两种都属双方 自愿情况 而且其现状为多数住 民所接

受
,

因此不属 于我们讨论的分离主义
。

º 该决议全名为
“ D e e la ra tio n o n th e R igh ts o f p e rs o n s B e lo n g in g to N a tio n a l o r E t hn ie ,

R e lig io u s a n d

Lin , io tie M in o ri tie s
, ” G e n e ral A s s e m b ly R e s o lu t io n 47八 35 o f 18 D e e e m b e r 19 9 2 , h ttP : / / w w w

.

u n
.

o rg / d o e u
-

m e n t s/ g a/ re s / 4 7 / 映7 r l35
.

h tm 。

» 相关讨论参见 A一Ie n B u e h a n a n
, “ s e e e s s so n

,

S ta te Bre a kd o w n a n d H u m a n ita ri a n In te rve n tio n , ” in

D e e n K
.

C hat te 石
e e a n d D o n E

.

Se he id
,

e ds
. ,

君正人。
a n d Fo re 呵n In te

,
n ti o n ( C a m b五d罗 : C a m b对d邵 U n iv e r -

s ity Pre s s , 20() 3 )
,

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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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少数族群可 以从主权国家大家庭 中分离出去的权利
。

我们己经知道

在国内法中这类分离权基本 上是不存在的
,

而根据布坎南 (Al len Buc han an )的

解释
,

在国际法的传统中
,

分离权更多的是一种
“

补救权利
” ,

类似于人们常引

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如洛克学说 中的革命权利
。
L 这种权利 并不是一种单方

的基本权利
,

而是一种在当事国政府违背或破坏 民众利益
、

人民基本权利被强

行剥夺的情况下
,

对民众来说作为最后补救行为的权利
。

使用这种权利的前提

条件是当事政权是引起分离问题的罪魁祸首并且没有任何改正的迹象
,

而且其

他和平协商解决问题的方式都 已经穷尽
。

在此情况下
,

作为被害群体的最后选

择
,

用非暴力甚至是暴力形式完成革命或是分离才可 以在道 义上被接受
。

显

然
,

从以上讨论的国际法文件的原则看
,

分离权利至多就是一种非常有限制的

特别权利
。

而对于当事国政府来说
,

如果其在法律和政治制度安排 上有维护民

族平等
、

保护少数民族基本权利的政策
,

就没有理 由援引分离权利
。

在处理分

离要求上
,

当事国政府拥有完全 自主的权力
。

即使少数族群在聚集居住地区 以

全民公决的方式表达了分离的集体愿望
,

在法律上当事国政府也没有责任义务

承认或接受分离主义的要求
,

因为当事国政府是该领土上惟一得到国际社会承

认的合法政权
,

代表和考虑的是国家的整体利益
。

从相关国际法的原则看
,

外

界任何鼓励
、

支持其他 国家内部分离主义行动的行为都可视为是对当事国内政

的干涉
,

是不符合国际法的非法行为
。

当然
,

所有这些原则的前提条件必须是

当事国政府不是殖民主义政权
,

不是外国占领政权
,

不是种族主义政权
。

不难看出
,

在 自决权和分离问题上国际法领域逐渐形成 了一些共识粤
,

主

要包括
:

民族 自决权主要适用于非殖民化时期解除殖民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解

放运动
,

并非鼓动所有 民族都建立 自己的独立 国家
。

民族 自决权并不是绝对
、

¹ 同时
,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
,

在分离权 的国际法 讨论中
,

有关分离权 是单 方面基本权 利的观点包

括 a”c ri p tiv e
一

g r o u p th e o ri e s
和 a s s o e ia t iv e 一

盯
o u p the o ri e s

前者强调主张分 离的族群 具有共同体特征
,

而后

者实际上强调住 民自决的原则
。

但这两种观点都不是国际法中的 主流 意见
,

而且一般认 为这两种观点

过于绝对化并且容易被滥 用
。

参见 A lle n B u o ha n a n , “ S 。 。。 , 5 1硬, n ,

Sta t e bre a kd o w n a n d H u m a n lta ria n In te r -

V e n ti o n , ” p
,

198

厦
、

有关从国际法的角度对民族 自决权的 讨论
,

参见 1、a rt i《k T h o r n b。卿
, “ s e lf- D e *e rm in a tso r, ,

M in o r -

it一e s .

H u m a n R ig h rs : A R e v ie w o f In te rn a tio n a l I n s t ru m e n t s ,
’

in C h a r lo tte K u a n d p a u l F
.

D i e h l
, e d s

二 I以 e r -

n a t刃 n a l La 二
一

Cla ss记 a n d Co n to

mp o , a
叮 R e a d ‘n 邵

,

Z n ‘1 e d
一

厂B , , 1, ld e r : I
J

yn n e R i e n n e r Pu b lis h e rs 20 0 3 )
,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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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方面
、

排他的概念
。

比如
,

在 已经建立 的多民族国家内的民族 自决权主要指

的是对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
,

特别是保证少数 民族 自治权
,

而并非一概支持少

数 民族的分离独立要求
。

¹ 当然
,

如果一个多民族国家没有在宪法 以及相关法

律和政策 中对少数民族的权利给予实 际的保护
,

而是实行强制的种族同化
、

文

化灭绝政策
,

那么少数民族才有权要求 自治甚至分离
。

不过
,

一般情况下
,

多民

族国家因行使 自决权导致 的分离
,

只有在相关各方之间平等协商达成协议 的情

况下
,

国际社会才会将分离视为合法行为并给予承认
。

º

最后是有关实现分离行为的外部因素
。

一般认为
,

任何来 自外界鼓励和支

持一国分离的行为
,

是对该国内政的干涉
,

是不合法的
。

但如果一个国家之内

出现种族仇杀
,

特别是种族灭绝
,

国际社会有可能考虑进行人道 主义干涉
。

不

过
,

拒绝国内少数民族分离
、

独立要求 的政府行为并不能构成外界干涉的法理

基础
。

» 值得指 出的是
,

尽管 国际法从整体上来说不支持分离主义
,

国际法却

又不能有效地制止分离主义的发生与发展
。

这是由国际法本身的弱点决定的
。

我们知道
,

国际法实质上更多的是一种
“

软法
” ,

其法律基础是签约 国的 自愿加

人
,

其法律功能的实现取决于签约国的承诺与配合
,

而缺乏最为关键的对法律

对象的执行能力
。

当然
,

我们也应看到
,

在引人注 目的国际刑事法庭创建问题

上
,

国际法在观念和实践上已更接近于实现普世司法权 的原则
。

不过
,

在有关

分离主义的问题上
,

国际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国家主权观念
。

因此
,

在

国际法领域内分离主义与国家主权的争议实际意义非常有限
。

从外部条件看
,

分离主义能否实现其实根本不在于国际法辩论的内容 ( 如理论和逻辑力量 )
,

或是国际法法庭上的胜诉或败诉
,

而更多地取决于与国际关系惯例相关的基本

原则
,

特别是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
。

¹ 参见 R ie h a rd r a lk
, “ s e lf

一

D e te

rm in a ti o n U n d e r I n t e rn a tio n a l La w : th e e o h e r e n e e o f d o e tti n e v e rs u s th e

i n e o h e re n e e of e x p e ri e n e e , ” in W o lfg a n g D a n s p e e krru b e r , e d
. ,

Th e 孔犷D e te r、 in a 忿动n of Pe 叩介: ( B o u ld e r :

场
n n e R ie n n e r Pu b lis h e rs , 200 2 )

,

p
.

31 。

º 参见 R ie h a rd Fa lk , H u 二a n R 堵h‘5 Ho
r

助
n s ( N e w Y o rk : R o u tle d g e ,

20 0 。)
,

p
.

9 9 。

» 有关问题我们下边 还要讨论
,

参见 肠m Fa re r , “ T h。 E th ie s 。 f ln te rve n tio n in se l卜n e *e o in a , io n

S tru 既le s , ” H u m a n R 堵h招 Qu a r ‘e rly , V o l
.

25 , N o
.

2
,

200 3
,

p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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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分离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国际政治现实

从国际政治现实和历史经验角度看
,

分离行为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 需

要承认的是
,

分离和独立的实现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

有关分离或独立的结果

是国际社会承认的条件
。

国际惯例上相关的原则主要有两个
,

即协商一致和有

效统治
。

前者主要强调冲突发生后国家领土变动的严肃性和程序正义原则
,

表

明只有在相关各方之间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分离或独立
,

国际社会才能

给予承认 ; 而后者是指宣称分离的政权必须能在所在的领土上行使独立
、

有效

的统治
。

另外
,

在国际政治行为中还有一个与此相关的惯例
,

即相对来说
,

国际

社会 比较容易接受在国家解体或政权合法性出现严重危机时产生的分离或独

立
,

而一般不接受国家政权仍然能够正常行使职能情况下的分离或单方面独立

的行为
。

¹

据统计
,

19 45 年之后新 独立但 不属 于 非 殖民 化 的 国家 包括
:
塞 内加尔

( 19 6 0 )
,

新加坡 ( 19 6 5 )
,

孟加拉国 ( 19 7 1 )
,

波罗的海三 国

—
拉脱维亚

、

立 陶

宛
、

爱沙尼亚 ( 19 9 1 )
,

19 91 年独立的 11 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
—

阿美尼亚
、

阿

塞拜疆
、

哈萨克斯坦
、

塔吉克斯坦
、

乌兹别克斯坦
、

土库曼斯坦
、

吉尔吉斯斯坦
、

莫尔多瓦
、

格鲁吉亚
、

白俄罗斯和乌克兰 ( 两国原 已 为联合国成员国 )
,

19 9 1一

199 2 年先后独立的 5 个原南斯拉夫联盟成员国
—

斯洛文尼亚
、

马其顿
、

克罗

地亚
、

波黑和塞尔维亚一黑山联盟
,

以及捷克与斯洛伐克 ( 19 93 )
、

厄里特利亚

( 19 9 3 )
、

东帝演 ( 20 0 2 )
。

º 在以上例子中
,

塞内加尔是在原马里联邦分解的情

况下独立的
。

新加坡是不得不宣布独立
,

原因是马来西亚执政党巫统党拒绝将

新加坡包括在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中
,

而 且新加坡一独立就得到了马来西亚

政府的承认
。

厄立特里亚的独立则经过了 与埃塞俄比亚军政府长时间的战争
_

后来
,

埃塞俄比亚军政府倒 台
,

新政府终于承认厄立特里亚拥有 自决权 19 93

年的全民公决中
,

99
.

8 % 的参与者支持厄立特里亚独立 最终
,

埃厄双方达成

¹ 参见 A lle n B u c h a n a n
, “ S e e e s s io n ,

S ta te B , a k d o w n a n d H u m a n , ta “a n I n te o e n tio n , ’‘

p 20 0
-

º 另外
,

我们 应该注意到主要 因冷战 而分裂的 国家如德国
、

韩国和朝鲜
、

中国
,

不论 分离还是统

一
,

并不在这个名单 上
,

所以可以认为上述国家 只属于暂时 的分裂而非正式 的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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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
,

厄立特里亚实现了独立
。

¹ 二战前
,

波罗的海三 国曾是国际联盟成员国
,

苏联吞并三国的行为一直被认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

同时三国都相继通过全民公

决的方式表达了独立的集体愿望
。

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是双方通过和平协

议实现的
。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原南斯拉夫联盟国家
,

基本上是在国家主权转

移或国家解体的情况下独立的
。

前者主要是通过签订集体协议完成独立的
,

而

且分离行为并不违反苏联宪法 的相应条款 ;后者经过 了血腥的军事冲突
,

南斯

拉夫联盟政府显然已经陷入危机无法继续行使其主权
。

南斯拉夫解体是 197 1

年后惟一一个当事国政府反对 国家分离但国家仍然解体的例子
。

不过
,

根据相

关的国际法
,

特别是两个有关国家继承问题 的日内瓦协议中的特别规定
,

在认

定原主权国已经解体的情况下
,

任何一方不可单方面否决解体 的事实
,

当然也

没有一方可以单方面决定主权转移的方式和新独立主体的主权领土范围
,

一切

问题应以谈判协商方式解决
。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

虽然新独立 的国家
,

如斯洛

文尼亚和克罗地亚
,

很快就得到了一些 主要欧盟国家如德国的正式承认
,

但这

些国家真正成为联合国成员国是在原南斯拉夫联盟 中仅存的塞尔维亚一黑 山

联盟宣布新宪法之后
。 19 9 2 年 4 月

,

塞黑政府宣布 的新宪法不再坚持拥有原

南斯拉夫的全部领土主权
,

从而承认了南斯拉夫 国家解体的既成事实
。

在此情

况下
,

联合国才正式承认新独立国的国际地位
,

斯洛文尼亚
、

克罗地亚和波黑才

在一个月后加入联合国
。

而欧盟仲裁委员会则在当年 7 月才正式承认南斯拉

夫联盟解体
。

由此可见
,

所有以上分离独立的成功例子
,

包括南斯拉夫的例子
,

都不是严

格意义上的单方面分离成功的经验
。

而在所有新独立国家中真正单方面分离

成功建立独立国家的例子
,

只有孟加拉 国和东帝坟
。

孟加拉 国实现独立的背景

是
,

巴基斯坦独立后
,

西 巴基斯坦一直 占主导地位而且对东巴基斯坦有经济和

政治歧视行为
。 1970 年

,

在东 巴基斯坦选举 中有分离主义倾向的阿瓦米政党

获胜
。

但是
,

巴基斯坦军政府拒不接受 民主选举 的结果并开始军事镇压
,

于是

以拉赫曼为领导的东巴政府宣布独立
。

巴基斯坦 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第三次印

巴战争
,

印度对巴基斯坦宣战并在东巴基斯坦打败了巴基斯坦军队
。

在印度的

¹ 要注意的是
,

埃塞俄比亚 19 % 年宪法规定 9 个 民族团体可以合法分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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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
,

宣布独立的分离政府在东巴基斯坦建立了有效统治
。

但在东巴基斯坦

军队投降之前
,

只有印度与不丹正式承认 了孟加拉国
。

联合国相关决议也没有

承认孟加拉国的独立属于民族 自决的范围
,

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拒绝承认新

独立的孟加拉国
。

直到 19 74 年 2 月
,

巴基斯坦政府最终承认孟加拉 国独立之

后
,

联合国才接受其为正式成员国
。

东帝汝的独立得益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国

际干涉行动所施加的压力
,

联合国也参与其中
。

其独立的背景还包括印度尼西

亚政府对东帝汉长期进行了军事镇压
,

以 及 19 9 9 年东帝坟民众通过投票表达

了要求独立的集体愿望
。

不过
,

最终决定孟加拉国和东帝汉分离和独立成功的

主要因素
,

并不是分离主义和 民族 自决的力量
,

而是外界干涉的结果
,

此外 当事

国政府处于结束军事独裁政权的转型时期
,

不得不接受分离的既成事实也是重

要原因
。

所 以
,

基于对以上历史经验的实证分析
,

著名国际法专家克劳福德认为
,

国

际法不支持单方面的分离行为
,

所以 民族 自决权 的道德正义因素即使存在
,

对

分离运动的成功也只有非常有限的影响和帮助
。

实际上
,

真正取得分离成功的

途径只有赢得分裂战争
,

而且大都是在外界强权的干涉和帮助下才能取得成

功
。

同时
,

19 4 5 年后国际社会从未在当事国拒绝接受分离行为和事实的情况

下
,

以接受联合国新成员的方式承认新国家 就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后
,

根据北

约和联合国的安排
,

科索沃也没有成为独立的国家
。

根据国际惯例
,

只有获得

塞尔维亚一黑山联盟政府的同意
,

科索沃才可能最终获得独立
。

由此可见
,

从

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角度看
,

在所有例子 中
,

分离问题中当事 国政府 的态度至

关重要
,

而且几乎是决定性的
。

分离成功的历史经验也表明
,

外界干涉几乎是必要条件
。

我们必须认识

到
,

国际政治仍然主要是强权政治
。

以独立为诉求 的分离主义运动
,

包括库尔

德人
、

克什米尔人
、

车臣人
、

泰米尔人
、

南苏丹人
、

科索沃人
,

以及巴斯克人
、

北爱

尔兰人
、

魁北克人
,

都面临着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 当事国政府的坚决反对
。

如

果当事国政府坚决反对分离行为
,

而且当事国政府不是殖 民主义
、

外国占领 或

种族主义政权
,

分离主义运动又缺乏外部强权支持和干涉
,

那么这些分离运 动

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极低
。

另外
,

虽然近年来因为民族冲突特别是种族仇杀的危

机越来越引起国际社会 的关注
,

从而增加了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可能
,

但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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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干涉一般要与其他重要利益
,

比如地缘政治
、

战略因素
、

经济利益的现实一

并考虑
。

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
,

很少有国家从道义出发
,

牺牲其他重要的国家

利益
,

比如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

而进行纯粹人道主义干涉的
,

特别是如果

干涉的对象是大国的话
。

所 以
,

分离主义运动寄希望于国际社会
“

人道主义干

涉
”

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

即使从道义角度讲
,

也只能是在一国之内出现种

族仇杀特别是种族灭绝的情况下国际社会才会考虑人道主义干涉
,

然而
,

主权

国家拒绝少数族群分离要求 的政府行为
,

并不构成外界干涉的法理 和道义基

础
。

国际历史经验的常识证明
,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

外界干涉力量对分离 主义

的支持一般小于当事国政府对分离主义运动的控制和镇压的力量
。

显然
,

从国际惯例上来说
,

如果必须在分离主义和主权国家 的领土完整两

者之间选择其一
,

国际惯例总是选择支持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

而且承认 当事

国政府在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条件下拥有反对分离主义 的全部法律权力
。

原

因在于这是尊重 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上保障现存 国际秩序 的自然要求
。

正因为

如此
,

特别是基于对《联合国宪章》的尊重
,

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支持

其他国家内部的分离主义运动
,

除非与当事 国有敌对关系
,

或是出现特殊情况
,

比如发生人道悲剧
。

不过
,

如果分离势力在所控制的领土上建立了有效的政治

统治并且这一事实也为当事 国所接受
,

那么国际社会也会承认分离的事实
。

所

以
,

国际政治的现实
,

虽不能决定分离主义的发生与发展
,

但能决定分离主义最

后能否成功
。

五
、

结 论

通过以上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角度的讨论
,

我们可以对分离主义问题得 出

一些初步结论
。

首先
,

分离主义不同于非殖 民化情况下 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
。

自决权基础上的分离行为在国际法中不但得不到支持而且受到特别 的限制
。

分离权并非是一种绝对 的
、

单方的基本权利 ;而且
,

分离主义本质上的排他性与

其道德正义性相矛盾
。

所以
,

分离 目标 的实现不是普遍经验而是特例
,

成功的

可能性非常低
。

其次
,

对于在少数族群地区全民公决或选举分离主义地方政府

所提 出的分离要求
,

主权国政府并没有接受其要求的法律责任
,

因为无论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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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法还是国际法的条文中
,

都不承认分离是单方面完成的行为
。

相反
,

国际法

承认
,

主权国家政府具有对分离要求的处理权力
。

不过
,

对这种权力的定义和

使用受到国际道德标准的约束
,

比如
,

对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行为的批评和限

制
。

第三
,

在后殖民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时代
,

自决权一般是指在尊重国家

主权领土完整的基础上
,

保护少数族群权利或实现 自治
,

而不是支持少数族群

的分离要求
。

但如果 当事国政府的政策导致或纵容种族灭绝
,

那么受迫害的少

数族群可以根据补救权利要求分离
。

第四
,

在国际政治行为和国际惯例 中
,

一

般不支持也不接受单方面用极端方式实现的分离行为
,

但倘若要求分离的一方

通过赢得战争来实现分离并且在分离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
,

或当事国在事实

上处于解体的状态
,

国际社会在当事国承认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有可能接受分离

的事实
。

但无论如何
,

当事国政府的现实状况和明确态度至关重要
。

在当事国

拒绝接受分离的情况下
,

国际社会一般不会承认分离的事实
,

联合国也不会接

受新独立的政治体为正式成员国
。

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
,

我们也许可 以建构一个对付分离主义的有效方法
。

下面我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建议
。

本文要重 申的是
,

人类历史的经验证 明
,

不

同民族和族群
、

不同住 民团体
、

不同的想像共同体应该并且可 以和睦互利地生

活在一起
,

但所有多民族国家必须建立在不同族群团体权利平等
、

相互理解
、

相

互尊重的基础上
,

否则分离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

然而
,

分离 主义从根本上来

说是一种非建设性的排他行为
,

绝对不是对民族分歧
、

族群争议
、

不同形式 的种

族歧视等问题的积极解决办法
。

¹ 同理
,

简单地拒绝分离主义的要求
,

只靠引

用上述国际法原则给予当事国家的处置权力镇压分离主义
,

也不能消除分离主

义的挑战
。

就中国而言
,

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办法可以在尊重少数族群当家作主

愿望的同时保障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

一是完善少数民族地 区的 自治
。

º 中国

的民族区域 自治法已经为此提供了完整的法律框架
。

二是从法治角度增强国

¹ 有论者指出
,

分离主义实际上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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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权的法理基础
,

从而建设一个更有凝聚力和包容性的多民族国家
。

¹ 在 国

家体制建设方面
,

既要照顾到民族
、

地域的多样性又要保 障国家的统一
,

在中国

目前的情况下也是值得考虑的政策方向
。

º

笔者希望以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能为 中国民族区 域 自治的实践提供一个

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平台
,

推动相关问题 的进一步研究
。

更为重要 的是
,

希望通

过本文的讨论分析帮助中国制定出有效应对分离主义挑战
、

促进多民族和睦互

利的政策
,

使 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实现和平发展与长治久安
。

¹ 参见 ^ lle n Bu e h a n a n , “ D e m o e ra e y a n d S e e e ss io n , ” 199 8
,

p p
.

14一33 。

º 实际上
,

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 已经具有某 种联邦主义 的因素
。

限于篇幅
,

这里不对此

深人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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